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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原型到时代镜像： 国漫叙事框架下神话母题的
现代性改写与文化精神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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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中国动画电影通过“祛魅—重构”策略解构神话母题的神性权威与等级秩序，并通过注入后现代文化特

质实现从文化原型到时代镜像的转型。国漫颠覆“神—人—妖”的权力架构与父权规训机制， 将神话冲突转化为对阶级固化、 性
别偏见等社会现实的隐喻批判； 国漫通过“神性消解—人性觉醒—神格重生”的叙事逻辑， 以人性共鸣重构英雄性； 儒家仁爱、 
道家自然观等文化基因通过现代议题编码实现赓续， 形成根源回溯与未来思辨的双重建构。这一转型既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

动态适应性， 亦使神话成为解码当代精神症候的文化棱镜， 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体性的重构与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提供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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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animation films have deconstructed the divinity， authority， and hier⁃
archical order of mythological motifs through a “demystification-reconstruction” strategy， achieving a transfor⁃
mation from cultural archetypes to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by incorporating postmoder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power structure of “deity-human-demon” and the patriarchal disciplinary mechanism， 
transforming mythological conflicts into metaphorical critiques of social realities such as class solidification and 
gender bias.  It reconstructs heroism through human resonance by following a narrative logic of “divine dissolution
-human awakening-rebirth of divinity”.  Cultural genes such as Confucian benevolence and Daoist naturalism are 
perpetuated through the encoding of modern themes， forming a dual construction of retrospection and future-
oriented reflec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dynamic adaptability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urns mythology into a cultural prism for decoding contemporary spiritual symptoms， providing a paradig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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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原始编码， 从《山海经》

的奇幻想象到《西游记》的世俗化演绎， 构建起华夏文

明的精神谱系。其中， 上古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的创

世叙事、 大禹治水的英雄史诗、 精卫填海的伦理寓言

等， 不仅承载了先民对宇宙规律的朴素认知， 更以天

人合一、 自强不息等哲学内核成为国漫创作的永恒母

题。二十世纪中期， 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1941年）

首次实现神话的视觉化转译， 通过孙悟空形象传递抗

日救亡的时代呐喊， 标志着神话母题从口头文本向现

代媒介的范式转换。这种以古喻今的创作传统， 在二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闹天宫》 《哪吒闹海》中升华

为民族文化， 使神话母题重构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视觉图腾， 印证了神话作为文化原型的动态演化本质， 
其创世、 抗争、 崇拜等叙事内核始终通过代际传承实

现层级化再生。这种母题的流动性， 为后世文艺创作

提供了可解构、 可重组的叙事空间， 成为国漫重构神

话的底层逻辑。

“2015 年不仅是国产电影动画的崛起之年， 更
是国产电视动画的再造之年， 在国家多项优惠政策

之下， 影视动画生产结构出现优化， 创作质量有所

提升， 市场回报也十分可观， 甚至出现了与国际优

秀动画正面碰撞而凸显光彩的时刻。也许正是这

一点， 舆论方谓 2015 年为国产动画元年。”［1］ 从《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以优异票

房表现点燃国产动画市场信心， 到《哪吒之魔童降

世》（以下简称《哪吒》）实现票房量级的跨越式突

破、 成为现象级文化产品， 再到《白蛇：缘起》（以下

简称  《白蛇》）、 《姜子牙》、 《白蛇  2：青蛇劫起》（以

下简称《白蛇 2》）等作品拓展神话动画的叙事版图， 
直至 2025 年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

《哪吒 2》）承载行业厚望， 向更高票房目标与全球市

场影响力发起冲击， 中国动画以神话母题为载体， 
完成了从文化寻根到时代镜像的范式转型， 步入现

代性转型的文化进程。此类作品虽以《山海经》 《封

神演义》等经典文本为原型， 但“重写神话绝不是对

神话故事的简单重复， 它还叙述故事自己的故事， 
这是互文性的功能之一： 在激活一段典故之余， 还
让故事在人类记忆中得到延续”［2］108， 其本质是文化

认同机制的时代重构。神话母题在 Z 世代语境中采

用“解构—重构—现实化”的叙事逻辑， 在神性祛

魅、 权力解构、 个体觉醒等母题的碰撞中重塑集体

记忆仪式场域， 实现原型、 载体、 精神的三维传承。

这种旧神新说的创作浪潮， 不仅重塑大众对神话的

认知框架， 以现代性姿态为传统文化注入年轻化表

达， 更在票房与口碑的双重认证中， 印证了民族文

化基因的当代生命力。

1　从神话神性到人化神性： 权力解构与英

雄重塑

“当代社会所流传的神话， 其神圣性渐趋淡化， 
已演变为一种讯息、 精神、 符号及意义构成方式。

神话要复兴时代的活力， 就需要再次经历‘神话化

程序’， 即重新建构可供人们想象的神话空间。”［3］ 
创作者通过祛魅与重构的双向运动， 对故事叙事结

构与神话人物形象进行颠覆式改写， 权力架构从等

级森严的三界秩序转向流动共生的伦理场域， 神话

英雄则从天人中介降格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个

体， 既消解了传统神性的威权特质， 又通过人性维

度构建新神性话语。在新神性空间中， 聚焦人的自

我意志与超越精神， 实现人神互通， 展现两者统一

的可能， 完成现代审美的神话重述。

1. 1　伦理叙事中的反传统权力架构与反规训叙事

表达

神话的权力书写本质上是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化

投射， 与世俗权力建构形成互文关系。 “周人有意识

地将受命范围聚焦于政治领域， 并将受命者与‘德’相

联系， 作为解释王朝鼎革和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 促
使天命观念由商代的自然宗教发展为一种国家政治

宗教和伦理宗教， 表现出鲜明的神道设教的色彩。”［4］ 
统治者通过施行德政来契合天命， 并通过“明德慎罚”

与“祥刑”等制度实践， 将神话思维中的神意落实为维

系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神话与权力的共

生性在明清《封神演义》 《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也得

到充分的体现。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在文学上的描

绘类似于人间皇帝的宫殿， 是天界秩序的象征； 仙界

等级制度与科举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隐喻关系， 反
映当时社会对权力结构的理解； 渡劫修仙的叙事母题

则暗含对官僚系统晋升规则的隐喻。天尊所建构的

宿命论体系， 实为封建社会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等等

级秩序通过天人感应的神圣化投射。与此同时， 神妖

身份的转换叙事， 则隐喻传统社会身份制度与权力再

分配的深层矛盾。

中国传统神话的权力结构始终与儒家礼法秩

序同构。  《国语》中所谓“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序列， 
在神话叙事中被具象为“神—人—妖”的金字塔式

的三元架构。神作为统治者象征绝对权威， 神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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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天命论”垄断道德解释权， 如《封神演义》中元始

天尊以天道之名发动战争； 人间以君权神授强化统

治合法性； 而妖界则沦为被规训的他者， 被污名为

秩序的破坏者。这种以天、 地、 人划分的宇宙秩

序， 本质是自上而下的不可动摇的权力体系， 通过

神性不可侵犯、 君臣父子伦理固化等叙事， 将封建

社会的等级制度神圣化。

当代国漫通过神性祛魅、 妖界平权、 父权重构

三重策略， 将这种神话与权力的共生性进行系统性

解构， 让传统的不对等关系朝着平等甚至倒置的方

向发展。这种解构并非单纯否定传统， 而是以“破”

为“立”的辩证过程。其本质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

批判性激活， 既剥离封建伦理的规训内核， 又通过

人性化叙事重构符合现代价值观的文化主体性， 表
达解构权威、 追求正义的主题以及人文精神价值， 
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赓续开辟新的话语空间。

“董仲舒把封建等级制度、 政治秩序神圣化为

不可抗拒的天意， 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

地位和实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 认为君主的统治顺

乎天意， 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

性。”［5］ 这种将统治合法性诉诸超验维度的叙事策

略， 在传统神话体系中形成了更具象征性的表达。

传统神话中的神权叙事本质上是一种通过道德编

码实现合法化的话语装置， 它将等级化的权力结构

转化为具有天然正当性的宇宙秩序。当代国漫通

过剥离神权的道德合法性外衣， 对这一叙事进行了

深刻的解构和反思。  《姜子牙》中天尊以拯救苍生

之名发动封神大战， 与九尾狐族勾结覆灭商朝， 制
造维持三界等级秩序的暴力工具宿命锁， 这一系列

行为揭露了神权话语的虚伪性与权力运作的暴力

本质。姜子牙以“一人即苍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重构天道逻辑， 将传统天命论转化为对个体生命价

值的尊重， 使神性从统治工具升华为普世伦理， 完
成对神性统治的根本性质疑。  《白蛇》中蛇母以诛

杀暴君、 振兴蛇族为道德外衣， 实则将族群利益异

化为权力工具。其刻意隐瞒珠钗为吞噬法器的真

相， 借刺杀国师之名， 迫使白蛇成为权力博弈的牺

牲品。在与国师的对决中， 蛇母露出吞噬同族的原

形以巩固自身权力。白蛇最终以珠钗为媒介， 将许

宣的魂魄封印其中。这一行为具有双重反叛意义， 
其拒绝成为剥削工具， 解构了传统神话中为集体牺

牲的道德绑架， 又拒绝成为新的权力主体延续压

迫。其通过对个体生命自由和尊严的坚守， 打破权

力异化的循环。

其次， 传统神话通过“神—人—妖”的等级架构

与正邪对立的伦理编码， 构建起森严的文化规训体

系。当代国漫则通过身份流动性叙事打破这种固

化的话语结构。哪吒从祸世宿命的被动承受者转

变为我命由我的主动定义者； “哪吒的‘魔丸’身份

从出生即被元始天尊的‘天劫咒’定义， ‘魔丸必为

祸’的预言被权力主体反复强化， 隐喻着权力体系

对个体的暴力命名与社会控制。哪吒的魔性本无

善恶， 却在规训中被异化为‘必须消灭的威胁’， 由
此魔童哪吒作为一种生物性存在被转化为社会性

符号， 通过集体凝视与污名化， 将非常态个体建构

为危险‘他者’。”［6］ 敖丙与哪吒从对立到共生的关

系演变不仅消解了仙魔二元论， 更暗含对阶级固化

与身份歧视的现实批判。  《哪吒 2》中原型为福禄寿

之一南极仙翁的无量仙翁， 从赐福符号异化为权力

阴谋家， 通过炼丹术操控申公豹的父亲， 派出捕妖

队杀害无辜再栽赃抹黑等行为暴露出被神化的修

道体系背后的原始野性与仙界资源掠夺的暴力本

质。  《姜子牙》中天尊与九尾狐族暗中勾结， 导致

商王朝覆灭， 一统三界后却出尔反尔， 诛灭狐族， 
九尾狐族沦为宿命锁的受害者。妖的污名化叙事

转化为对权力压迫的控诉。当申公豹为守护姜子

牙牺牲， 九尾狐族揭露神界谎言时， 传统认知中妖

必为恶的规训逻辑被彻底瓦解。妖获得人性， 神显

露私欲， 凡人掌握神权， 传统文化中的身份政治被

重估， 正邪立场、 妖神身份、 权力归属始终处于动

态博弈中。

更具突破性的是影片对父权制规训机制的揭

露与反抗。法海名字中的“法”代表教义和规则， 法
的绝对性建构宗教威权的合法性， “海”则象征着无

边无际与不可测性， 其名号的神圣性暗示权力体系

对个体的精神规训。  《白蛇 2》中建构的修罗城实为

父权制社会的微缩模型， 男性群体通过暴力争夺维

系权力的顶端地位， 女性生存危机被放大， 指向对

父权制弱肉强食逻辑的批判。青蛇实现从依附者

到独立主体的蜕变， 女性在原始杀戮中通过互助来

打破男性主导的权力金字塔， 实现自我救赎， 构成

对男性中心主义规训的颠覆。  “一入无池， 一切皆

空”的仪式， 更是将传统的忘情修仙的规训逻辑转

化为对父权制精神控制的彻底反抗。

国漫构建起异托邦的叙事空间， 将抗争焦点从传

统神话的宏大天命论转向个体生命体验。在这个空

间中， 哪吒的灵魂突破终将湮灭的宿命， 姜子牙以个

体良知对抗神权机制， 青蛇在父权废墟中重建主体性

71



2025 年第  6 期中 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等， 共同构成对传统权力规训的多维突破。封神榜成

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静虚宫沦为权力阴谋的场地， 被
解构的不仅是神话叙事的表层逻辑， 更是深植于文化

基因中的等级秩序。此类叙事使神话从维护权威的

工具转变为反思权力的镜像， 使观众在熟悉的神话外

壳与陌生的现代内核间获得共鸣， 最终完成对伦理叙

事中反规训主题的当代诠释。

1. 2　平民视角下神话英雄的当代形象蜕变

中国神话英雄的塑造始终植根于农耕文明社

会的生存需求与宗法社会的伦理结构的双重土

壤。  “神话本身寄托着人们借由想象以征服自然

力、 支配自然力的愿景， 神话中的各类神祇， 也是

人类对宇宙奥妙和自然力量的具象化呈现。”［7］ 传
统神话语境中， 神祇的全知全能属性本质上是人类

对自然威权的想象投射。  “神话的世界为一神迹的

世界， 其中神与半神的英雄活灵活现， 所行所为， 
无一不光怪离奇， 惊人魂魄， 动人心趣。这种人

物， 说他们不是凡人吧， 却与凡人无二， 有爱憎， 
有情欲， 有生老病死， 且不时往来人世， 喜则和好， 
怒则争斗。  ‘民神杂糅’（《国语·楚语》）， 不可分

辨。说他们是凡人吧， 却又不同于凡人， 他们能变

化， 可永生， 具有超人的意（毅）力； 且自成神国， 
歧视凡人， 不可登入。民神不杂， 界限甚明。总

之， 在这个‘神话时代’， 神人之间的关系至为密

切。”［8］ 无论是拟人化的自然现象， 如创造雷神、 雨
神， 赋予英雄超自然能力， 还是以大禹治水、 女娲

补天、 后羿射日等传说故事解释世界运行规律， 寄
托对秩序的渴望， 神性特质分解为天道与人道， 服
务于天人同构的伦理框架。华夏先民将自然力与

部族祖先融合， 形成神祖合一的崇拜体系， 如炎帝

神农兼具太阳神与农耕始祖双重神格。及至周代， 
礼制趋于成熟， 神话被纳入天命观的框架， 黄帝、 
颛顼等神话帝王被赋予道德典范的形象， 大禹从治

水之神转化为德配天地的圣王， 形成神话历史化的

独特路径， 即神性褪去超验性， 转而成为宗法伦

理、 道德规训的象征载体。  “中国式的‘帝系’与印

欧式‘神系’的形式不同。表面上看， 它不是‘神

话’， 而是‘古史传说’。其核心人物不具神格， 而
是古代的圣君贤臣。”［9］ 哪吒从佛经中析骨还父的

暴力形象向宋元时期的忠孝双全演变， 正是神话叙

事主动调适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这种神人

同形同性的思维模式， 使英雄始终凌驾于凡俗之

上， 成为不可撼动的权威象征。然而， 当多元价值

观发生碰撞、 后现代社会解构权威、 工业化与科技

发展等浪潮出现， 传统神权的解释力削弱， 神话功

能发生根本性位移， 其从解释世界转向建构意义， 
从神圣叙事转向文化消费之中。

在传统的动画语境中， 人相较于神处于被动和从

属地位， 但当代新神话动画改变传统的神的信仰， 通
过世俗化重塑， 设置人物的现实伦理困境， 将神性符

号纳入现代认知框架。全知全能的神开始具备人性

化的英雄特质， 逐渐向社会普遍的个体形象靠拢， 甚
至有些沦落至社会的边缘地带， 而“观众可以从此类

作品中得到某种‘超越现实’式的‘成长’体验， 对照主

人公的境遇（令人钦慕或招人唾弃） 来实现自我慰藉， 
进而达到内心情绪的发泄， 满足自己成为英雄的情感

消费诉求与想象力消费诉求”［10］， 完成从崇拜者到共

情者的转变， 实现共鸣。

创作者首先通过视觉符号的颠覆性设计消解

传统神性的崇高感。  《大圣归来》中孙悟空以落魄

形象登场， 褪去齐天大圣的鎏金战甲与火眼金睛， 
转而以蓬乱毛发与黯淡眼神传递中年困顿； 《哪吒》

以哪吒的烟熏妆、 豁牙等反传统造型解构灵珠转世

的完美预设， 魔童的暴戾与孤独直指现代社会的边

缘群体困境。这种视觉降维并非对神格的亵渎， 而
是通过肉身凡胎的具象化， 为英雄注入人性的温

度。在内容叙事上， 《大圣归来》中齐天大圣被降格

为凡俗， 他面对自己被打败， 直言“管不了”，并且

最终依靠江流儿的本真人性突破法印禁锢。传统

“神救世人”的叙事逻辑被转变为“凡人唤神”的救

赎结构。在《哪吒》中， “削肉还母、 剔骨还父”的反

抗者被重构为与偏见抗争的魔童， 原著的外部冲突

转为现代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问题。

但“弃神”后引发的权威消解并没有带来意义的

缺失， 平民化重构也并未消解英雄内核， 英雄作为一

种文化符号， “这样的身份认同其实并没有脱离民众

对‘英雄’正义、 道德品质上的认知， 仍然被拉回‘英

雄性审美’范围之内”［11］。共同的人性价值观深植于

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与文化结构中， 同时通过人性维度

拓展其精神厚度。姜子牙从求道于昆仑山到辅佐周

室伐纣， 从神权执行者转变为旧制反叛者， 在此过程

中， 他深陷理想与现实、 个人与集体的取舍困境。他

“不救一人何以救苍生”的抉择， 超越“苍生为大”的神

性全知视角， 将传统神话中舍生取义的集体主义伦理

转化为对个体价值的辩证思考与对生命平等的人道

主义观照。姜子牙断天梯时， 断裂的不仅是神权统治

的物理通道， 也是牺牲小我的伦理枷锁。哪吒“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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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不由天”的宣言， 颠覆了天命不可违的传统逻辑， 
注入现代自我认同意识， 但其抵抗性的民族文化基因

始终存在。这些形象虽褪去神圣光环， 却通过凡人承

载反叛偏见、 守护弱者、 追寻平等的普世价值， 最终

在人性维度重建英雄性。

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认为所有的英雄

故事， 归根结底都是关于自我转化的故事， 其“英

雄之旅”理论在此呈现东方化诠释， 传统“启程—启

蒙—回归”结构被赋予“破神—立人—超越”的新内

涵［12］23。人物经历艰难的困境， 重新寻找自我， 完
成重新选择， 获得人性品质的历程转变， 最终被遗

弃的神重新恢复往日的荣光， 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双

重回归， 在人性与神性的共生中建立起新的信仰秩

序。  “读者在人物的无形、 人性与神性的鉴赏中反

观生命的指涉， 以求在道、 理、 情的反复纠葛中得

到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满足感。”［13］ 观众在代入中完

成情感消费到价值共鸣再到精神超越的体验闭环。

2　传统神话的现代性变奏： 文化赓续与本

体思辨

神话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叙事母体， 既以象征

系统凝聚族群集体记忆， 又以仪式结构映射社会关

系网络。在当代视觉文化场域中， 国漫通过影像重

述激活了这一古老文本的现代性潜能， 传统文化寻

根与现代性表达的交织， 既构成中国式文化话语的

生成机制， 也形成传统赓续与本体思辨的双重建

构。国漫一方面通过文化基因重组的方式实现传

统精神符码的当代转译， 将性别政治、 阶层分化等

社会征候编码为神话冲突； 另一方面借助原型叙事

展开对存在本质的哲学追问。这种双重变奏既回

应着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体性重构的迫切需求， 也
折射出技术时代人类对终极命题的持续关注， 展现

出全新的神话类动画电影面相。

2. 1　影像叙事的社会现实映照与文化话语表达

在《中国神话哲学》中叶舒宪强调指出：“神话

是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精神状

态， 是人类精神形态发展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神话

同人类其他精神形态处于相互联系、 渗透、 转化的

辩证关系之中。人类的精神形态归根到底是在实

践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 实践和历史性质制约着

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特点及其形式。”［14］ 这正验证

了神话作为社会现实的动态镜像的当代转化能力。

在当代动画影像中， 神话通过主题改写与叙事创新

深度融合传统神话体系与当下社会现实， 形成一种

兼具批判性与疗愈性的文化表达。影片通过人物

困境的塑造， 映射出内卷焦虑、 阶级差距、 性别偏

见等社会征候， 并将女性主义、 家庭关系、 权力秩

序等议题嵌入神话框架， 使影像叙事成为社会结构

的动态镜像， 直击时代情感痛点， 引发大众共情。

动画影像在进行社会现实映照时， 通过情感共鸣

机制的建构， 激活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记忆， 并赋予

其现代性转化。 《白蛇 2》将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化

为叙事主体， 打破了传统以男性视角构建故事逻辑的

模式， 其突围过程既是对父权制下弱肉强食逻辑的批

判， 也是对职场性别歧视的隐喻， 直击当代女性的生

存与身份焦虑问题。 《哪吒》系列中李靖夫妇对哪吒

的无条件接纳， 颠覆了传统家庭教育中矫正规训的功

利化育儿逻辑， 转而以发现与共情消解标签化偏见； 
敖丙背负的复兴族群使命， 折射出当今现实中家庭“望

子成龙”的焦虑对个体自由的剥夺； 申公豹“人心中的

成见是一座大山”的控诉， 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同

样与现代社会中阶级跃迁的焦虑紧密相连。影片通

过哪吒从反抗天命到自我救赎的成长弧线， 将亲情、 
友情等普世情感嵌入抗争叙事， 既满足了受众对合家

欢结局的情感需求， 又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引

发青年群体对个体价值的共鸣。 《白蛇》中为爱化身

为妖的阿宣， 被村民驱赶、 孤立， 但他依然以妖的身

份保护了村落安全， 通过消解偏见为被边缘化的现代

人提供了情感慰藉。这种将社会议题转化为情感冲

突的叙事策略， 使观众在代入角色命运的过程中， 完
成对现实压抑情绪的想象性释放， 也完成对文化根脉

的隐性认同， 实现观影疗愈与文化寻根的双重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 动画影像通过神话重构， 积极

参与到全球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建构中。  《哪吒 2》
中， 天界以封神榜作为操控众生命运的工具， 将龙

族镇压海底剥夺其升仙资格。龙族的这种困境影

射出旧秩序下的牺牲者形象， 也暗喻着全球化背景

下被霸权体系边缘化的群体。阐教仙界被塑造成

垄断资源的霸权象征， 其以“秩序维护” “斩妖除

魔”之名行资源掠夺之实； 无量仙翁利用职权谋取

私利， 建立捕妖队将妖怪炼化成丹， 深刻揭示当代

国际秩序中的权力不对等现象。天元鼎的碎裂、 哪
吒从迎合规则到质疑仙魔二元论的转变、 哪吒与敖

丙联手挑战神界特权的反抗， 象征西方霸权的动

摇， 隐含对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解构， 体现了非西

方文明拒绝接受霸权定义的命运， 追求自主性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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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诉求。最终， 哪吒以莲花重塑肉身， 这一非暴力

血腥的重生方式区别于以往的霸权主义模式， 象征

着一种和平共生、 合作共赢的新文明形态的构建。

这不仅为影片赋予了积极的价值导向， 也为全球文

化身份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 国漫对神话的现代性改写始终

以传统文化基因的谱系化传承为根基， 其通过精神

内核的延续对中华文明核心精神进行原型唤醒与

价值重释， 实现传统的再生。  《哪吒》突破传统故

事中“剔骨还父、 削肉还母”的激烈对抗， 转而以李

靖以命换命的沉默牺牲重释父子伦理。这种将孝

亲尊长的礼制规训转化为情感共同体自愿承担的

叙事策略， 既延续了血亲纽带的文化基因， 又将孝

道升华为代际间的理解与救赎。同时， 通过身体符

号的改写实现从规训身体到解放主体的现代转

向。  “儒学的核心是‘仁’， ‘仁’又包括‘忠’和‘恕’

两个方面， 尽己为人谓之‘忠’， 推己及人谓之

‘恕’。  《哪吒 2》中， 哪吒为拯救敖丙去参加升仙考

试并一路斩妖除魔， 面对各种阴谋诡计， 体现了

‘尽己为人’的忠之仁德和价值观； 而哪吒对战申正

道时， 申正道斩断自己的臂膀， 哪吒说‘我并非取

你性命， 何必自断一臂’，则彰显了‘推己及人’的恕

之仁德和宽容心； 最后， 哪吒为救母亲殷夫人， 毅
然对抗穿心咒， 不惜牺牲自身生命， 体现了‘杀身

成仁’的奉献精神， 是落实‘仁’的方式和方法。”［15］

《姜子牙》中“不救一人， 何以救苍生”的诘问与兼济

天下的情怀， 既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救世理想， 
又注入了对权威的理性反思， 在个体价值与集体主

义的辩证中激活了儒家仁爱精神的生命力。  《大圣

归来》中孙悟空从法力尽失的迷失到重获信仰的历

程， 通过本真性叩问将道家精神转化为现代个体生

存困境的隐喻。在此过程中，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道家的自然观与民间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共同构成

对抗异化、 寻求认同的文化符号， 最终在大团圆叙

事中完成对真善美价值观的当代诠释。

“当代文化体系并非废弃了神话与非理性以后

的新发明， 而是传统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复

生。”［16］75 神话通过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叙事冲突， 将
文化记忆重构为情感纽带， 将传统精神再编码为现

代价值， 完成对现实议题的批判性回应， 同时实现

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在这一过程中， 神
话不再是封闭的历史文本， 而是成为连接个体命

运、 社会结构与文明传承的动态话语场域。

2. 2　从根源回溯到未来向度的世界本体思辨与文

明重构

神话精神的演变始终映射着人类对存在本质的

追问。中国传统神话以“寻根”为核心，通过追溯族群

起源构建文化认同与世界认知。 《诗经·商颂·玄鸟》

中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的图腾叙事， 将玄鸟神圣化为

商族的始祖神， 本质是通过天意的具象投射完成族群

合法性的建构。叶舒宪指出： “创世神话具有人类思

想范型的重要功能。创世神话通过讲述宇宙起源和

人类由来的故事， 形塑族群最基本的文化观念和命运

共同体的意识。”［17］ 个体通过神话与族群记忆的传递

获得在世界秩序中的初始定位， 形成稳定的文化身份。

周文化对祖先神灵的溯源同样印证这一逻辑。 “从哪

里来”的追问本质是对自身起源与世界存在方式的终

极叩问。然而， 这种单向度的溯源叙事在全球化浪潮

中遭遇挑战。当代国漫的创作实践通过将“寻根”转

化为“问道”， 将神话母题从对过去的追溯转向对未来

的思辨， 以“去往哪里”为核心命题， 构建起传统精神

与现代性之间的动态对话。

这一转向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哲

学命题形成呼应。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本质上就包

括： 存在世界之中。因而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

领会就同样源始地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

西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

在的领会了”［18］16。这意味着， 此在不是世界的一个

孤立旁观者， 人并非一个孤立的主体， 而后才去认

识一个客体的世界； 相反， 人与世界从一开始就是

一体共存、 不可分割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先验地决

定了个体自我定位的可能性。当代神话叙事正是

通过解构传统天命话语， 重新定义个体与世界的关

系。若说传统神话通过“回家”， 即回归族群起源确

立存在意义， 那么当代语境下的家已然从一个物理

空间升华为动态的精神隐喻， 转变为一种对自我价

值与身份认同的追寻。姜子牙在静虚宫的封神荣

耀与个体良知间的挣扎与抉择； 小九通过牺牲消解

半妖半人的身份困境以挣脱宿命枷锁， 均指向个体

在不确定世界中寻找精神归宿的尝试。  《白蛇 2》中

修罗城的混沌空间， 通过无池这一消除记忆的符

号， 暗示个体唯有挣脱身份执念方能重构存在意

义。此类叙事揭示出后现代社会的核心困境： 传统

秩序瓦解， 个体身份边界模糊时， 个体如何在流动

的世界中锚定自我。国漫的回应是： 将“回家”作为

对世界存在方式的回应， 通过消解“我执”重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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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实现与世界本体的共生。

但这一哲学转向并非对传统的割裂， 而是对儒释

道精神的创造性转化。道家主张吾丧我， 否定独立于

自然的小我； 儒家以克己复礼规范个体行为， 将我纳

入君臣父子的伦理网络； 佛教则以无我的观念解构身

份固执， 以轮回认为个体身份在转世中被不断重置。

三者都强调个体与宇宙、 社群的整体性关联， 弱化了

现世个体的主体性与独特性， 共同指向一种超越个体

局限的宇宙观， 预示着“我”不再是一个需要执着定义

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海德格尔的“此在”局限于个

体生存视域， 他将安提戈涅的“无家”状态视为存在论

上的自由。相比之下， 儒家以家庭为意义源头。张祥

龙指出： “在儒家看来， 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个体而在

原初和真切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家关系、 特别是亲子

关系之中。人类的根本所在并非是社会性的， 而是家

庭性的。”［19］ 儒家将“家”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起点， 个体身份的本质并非孤立的自我， 而是被界定

为亲情纽带中的关系性存在。若个体完全脱离这种

伦理关联， 将没有真态的家和诗意的历史栖居可能。

这种对家庭伦理的强调， 恰与海德格尔个体化的“向

死存在”形成对话张力。当代国漫以此为基底， 重构

神话的本体思辨维度。 《西游记》中孙悟空被描述为

“仙石孕育的石猴”， 无父无母， 出于石卵， 化身为猴

却天生神力； 《大圣归来》中江流儿从河里漂来， 师父

法明问他“从哪里来”； 白蛇被救后想不起自己的来历， 
见过谁、 去过哪、 做过什么； 法海要小青去寻找无色

无我的境地以达到涅槃重生……这些故事都围绕着

“我是谁， 我来自哪， 我在哪” 的问题展开， 却始终没

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种对自我根源的悬置与模糊

化处理， 恰恰揭示了中国神话叙事的深层哲学指向， 
即身份的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 而是流动的、 关
系性的存在。 “无我”也并非对个体价值的否定， 其
超越性的身份设定是试图超越狭隘的小我执念， 重要

的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未被文化规训的个体在后天的

经历中被塑造成什么模样， 要去往何处， 会如何构建

未来。这种动态的身份观， 正是中国哲学精神在当代

文化语境中的生动诠释。

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提出： “源始而

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未来。”［18］329 “未来在时

间性的统一性中占有优先地位。因此， 他称生存为

‘能在’或‘被抛的筹划’。人始终是自我形成中的

未完成存在。未来在现在中起作用， 未来推动此在

的形成。人总是通过现在从过去走向未来， 不断进

行超越， 决断自己的总体存在， 洞悉存在的真谛， 

到达本真的存在。”［20］ 这种对时间流动本质的认识

与《周易》的哲学智慧形成共鸣。  “《周易》卦象虽然

似乎‘有形’， 但它们从本质上就是‘唯变所适’的流

动之象， 所以首先是生存时间之象。”［21］ 变不仅是

自然规律的体现， 更隐喻着个体在时间性中不断重

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实践过程。这一哲学观点与

中国传统神话叙事所蕴含的对个体发展与世界秩

序构建的理解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孙悟空突

破佛印桎梏， 直面混沌本源； 小青在修罗城斩断执

念， 挣脱轮回枷锁； 哪吒以血肉之躯对抗天劫等神

话叙事中， 个体超越具体身份性的“我”， 将本体思

辨从“服从天命”转向“重构天道”， 指向一种去中心

化的未来图景。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不断超越

自我、 主动塑造未来”的过程相契合， 与他强调的

未来推动“此在”形成相呼应。在传统神话语境下， 
这种对未来的主动构建体现在个体面对世界固有

秩序时， 以自身行动诠释“能在”， 通过对天道的重

构来决断自己的总体存在方式， 从而完成从解释世

界到改造世界的范式跃迁。当“一人与苍生并无分

别”， 世界的存在方式不再由单一权力定义， 而在

个体与集体的动态博弈中不断生成。个体在融入

更宏大的世界秩序之中时， 不断探索和塑造存在的

真谛。个体在这一过程中， 就像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实践主体， 在与集体的互动中， 推动自身思考世界

最终将走向何处， 究竟该如何变得更好。

这种未来向度的思辨， 最终指向“爱”作为连接

根源与文明的终极智慧。  《大圣归来》中江流儿以

死亡激发孙悟空挣脱法印枷锁； 《白蛇》中阿宣为守

护村民自愿化妖； 《哪吒》中李靖以命换命的沉默牺

牲， 均以爱消解了宿命论的不可逆性。儒家仁爱伦

理观在此被转化为跨越界限的共情能力， 道家齐物

论升华为对差异的包容。敖丙与哪吒携手对抗天

劫， 抑或青蛇在修罗城以女性互助突破父权桎梏， 
神话叙事展现出一种世界的未来不在等级秩序的

固化中， 而在个体与群体、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的

超越对抗的共生哲学。这种重构既是对天人合一

传统的现代诠释， 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提供

了东方智慧。爱被视为指引途径， 唯有通过爱的联

结， 才能消解对立实现你我一体的共生， 在流动的

现代性中延续文化根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

神图谱。由此可见， 当代中国神话叙事通过“爱”的

伦理纽带与共生哲学， 实现了从天命论到主体性美

学的转变。这种植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价值重构， 
为人类文明突破现代性困境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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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它通过爱与共生的

智慧， 消解对抗性思维， 超越传统的文化界限， 构
建了一个既根植于本土文化又面向世界的新的文

化想象共同体。

3　结　语

神话母题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最小叙事单位， 
在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具有根源性意义。中国动

画对神话母题的现代性重构， 本质上是从文化基因

解码到文明形态重塑的创造性实践。在“祛魅神性

—重构人性—超越神格”的叙事转型、 根源与未来

的双向探索中， 传统神话实现了现代转化。这种重

构既不是对传统的断裂式反叛， 也不是对西方叙事

的简单效仿， 而是通过文化基因重组实现文明内核

的延续。在与时代精神需求契合的过程中， 传统神

话的神圣性逐渐淡化， 转而拥有独特的时代内涵、 
社会功能及意识形态隐喻， 逐渐演变为一种精神、 
符号及意义构成方式， 并沉淀为人类文化深层的记

忆。  “神话不仅是‘记忆’， 更是‘未来’， 是‘意识形

态’， 是‘社会缝合的文化符号’。”［22］ 那些被重新编

码的母题以流动的现代性姿态在银幕上构建起连

接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之网。神话这一尘封已久的

题材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这种对本土文化资源重访

的背后， 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

自觉重构。这种重构并非偶然， 而是文化自信在当

代社会的真切彰显与有力回应。善用这个符号、 这
个记忆， 不仅有利于培育受众对中国电影的新型审

美喜好， 推动传统文化表达， 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还能够增强观众对文化的认同感， 促进现实意识的

传递。

纵观这一历程，“国产动画在‘技术−平台’驱动

下正在书写文化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场转型实践

始于视觉表达、 成于文本创新、 归于文化本体， 是对

时代机遇的深刻把握， 也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
新性发展的具体表现。”［23］ 展望未来， 国漫作为具有

民族属性的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还需找准中国

神话与当代影视市场的有机结合路径， 实现国际化的

内容生产与文化表达， 形成文化价值的有效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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